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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垣与他的《张謇传记》
□胡磊

九圩港开挖亲历记
□司会元口述 杨建彬、金茂娟整理

南通的稀有姓氏
□王士明

刘垣作为张謇的重要的助手和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他的珍贵
感触，为我们理解清末民初的那个时代和更多张謇的史实提供了第一手的
资料。

沙令祥：旧札思故乡
□彭伟

姓氏的来源与人口的来源密不可分。南通，旧称通州，唐
代以前是长江中的沙洲，其中的一个沙洲称为胡逗洲，《太平
寰宇记》称胡逗洲，“上多流人”，唐玄宗时（722年左右）始辟为
盐场，其中的南布洲（今金沙一带）为流配犯人之地。不久，黄
巢兵起，北方震动，从黄河流域迁来一批避乱的难民，主要从
事盐业、渔业，间或从事农桑。唐代末年，人口渐繁，最早的土
著，当推从河北保定迁来的张、王二姓，以及岐山的姜姓、清河
的崔姓、汝南的李姓、鲁南的曹姓等。

宋初太平兴国年间（976—983），通州已有盐场七处，煮盐
之地，往往以姓称之，有姜、袁、瞿、李、周、秦、唐、严、顾、蒋、
朱、王等灶。南通人的来源主要是各地的移民。大量的移民
则始自北宋、南宋交替之间，随着人口的大量增加，各种姓氏
相应增多，元末明初，通州为张士诚所据，群雄争战，田园荒
芜，民不聊生。南京的谢氏，含山的陈氏，通州的顾氏、刘氏，
迁至金沙一带定居。朱元璋定鼎金陵，遂招抚流民，同时从江
南移民，到淮南垦荒。永乐年间（1403—1424），南北大运河恢
复通航，商旅频繁。这期间，从苏常道迁来的，有邱、陈、宋、
蒋、季、金、吴、张、李、施等姓；从杭嘉湖迁来的，有赵、姜、彭、
萧、杭、夏、俞等姓；从南京和扬泰地区迁来的，有周、刘、胡、
戴、秦、马等姓；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明、清以来，盐、米、纱、布等各业兴旺，市场繁荣，五方杂
处来通定居入籍者众多：既有南京的许、芮等姓，句容的汤、白
等姓；又有镇江的丁、茅、郭、庄、巫等姓，丹徒的徐、卜等姓。
既有苏州的吴、邱、宋、费、归等姓，又有常州的季、翁等姓。此
外，还有安徽徽州的洪、王、程、赵、胡、金等姓，以及宁波、杭州
的叶、沈、陆、俞等姓。在这其中出现了一些稀有的姓氏，如
安、居、米、步、冉、房、贲、韶、铁、戎、嵇、臧等等，甚至还有姓

“是”的，姓“东”的。
解放以后，由于工作分配、调动及婚嫁、经商等各种原因

而定居南通的，姓氏之广超过历次移民。还有少数民族的姓
氏，如回、蒙、畲族的马、彭等姓，并出现了欧阳、尉迟等复姓。
由于移民源自全国各地，以至出现了“同姓不同宗”的姓氏，如
张氏就有“东张”、“西张”之分。余西曹、季两姓有“九季十三
曹”之说。

综上所述，南通的姓氏（包括稀姓）是随着人口的迁移而
逐渐增加的，也与南通成陆的过程密不可分。

沙令祥女士是如皋乡贤沙元榘的三女儿。1914年，她生
于如皋沙家颐园。1933年毕业于如皋师范，任职于李堡小学、
马塘小学、安定小学、栟茶小学诸校。1946年12月，沙令祥追
随夫婿缪进三（栟茶人）赴台。缪先生出任台湾农试所农艺系
主任，她任教于台北，嗣后寄居他乡。

沙女士高寿，今年（2022年）已有108岁。她还工画。欣羡
其寿，又结乡缘，我向她求过画。近来，如皋市侨联原主席解志
明老人读过数篇我写的有关沙家历史的小文，又割爱送来一张
沙令祥女士的亲笔信。这封旧函的落款是“缪沙令祥手启 12
月11日 灯下”。解老还给我提供了相关背景材料，从中不难看
出此札写于2006年12月11日。那年10月28日，沙家老宅
——颐园重建工程圆满竣工。沙家老宅经过城市改造，附近留
有空地。起初规划在此修建圆仁和尚纪念馆。多位如皋知名人
士结合如皋历史及实际情况，殷切呼吁修建颐园，纪念如皋沙氏
乡贤。尤其是张秀良、解志明等人，连夜搜集史料，起草文件，于
炎炎夏日中边挥汗，边撰文，完成相关提案。事情迎来转机，新
颐园建造完毕。解志明致信香港旅港如皋同乡会会长丁伯駪先
生及寓居台湾的沙令祥女士等人，通告颐园完工的喜讯。他们
均有回函，或感激，或赞誉。沙女士回信的第一句话便是：

日昨（笔者注：即12月10日）接奉大札、四张照片、一本
《风华集》，如获至宝，深感阅心。长途寄厚书花费甚多，感谢再
感谢。

四张照片所摄的正是新建的颐园美景。新颐园位于老颐园
（今海月寺附近区域）的河对面，内有志颐堂、百花园等景观。新
颐园由刘聪泉、冯际虞等人精心设计，或撰写对联，或提供史料，
又在院中竖立一座如皋近代乡贤——沙元炳雕像。因此沙令祥
作为沙家后人，看到四张颐园新照，不禁赞扬：似乎走进苏州拙
政园，古色古香，（屋）气宇庄严，“诱导”外国游客来园观光。

至于那册《风华集》也勾起了沙令祥的思乡之情。《风华集》
是冯际虞等人编写的。冯老师是如皋中学的退休老师。《风华
集》是如皋中学的校友回忆录。此校的创建与发展，和沙元炳、
沙元榘堂兄弟关系密切。沙令祥读后，往事如昨，乡情如梦，写
道：《风华集》阅后，仿佛回到故乡见到三弟沙旅、五妹沙堤、表
侄黄允（曾任如皋中学校长）。尤其是书中提及的两位如皋中
学校长，更是令沙女士感慨良多。一位是何景平校长。他曾先
后出任紫石中学、如西中学、如皋中学校长，是如皋有名的民主
人士。如皋中学图书馆曾经命名“景平图书馆”。沙令祥记得
何校长是她父亲的好朋友。他家住在如皋南乡（何景平是车马
湖人），到城里来便住在沙家颐园。沙女士还肯定何景平的子
女是“如皋光荣的人物”。

另一位是许绍初校长。他是沙令祥的三姑父，留学东瀛，
归国后还曾兴办稻草纸学校。沙女士追忆，当年她离如时，从
如皋南门车站坐车去上海，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阻挠。据说当局
获得密报，非要抓捕一个姓沙的。沙女士无奈之下，向三姑父
求救。经过许绍初的担保，她才能脱身。

在回信中，沙令祥还告知解志明：她正好同时收到五弟沙
子惠寄来的照片：城外聋哑学校建筑题名元榘楼。悠悠往事故
乡情，沙女士真情坦言，希望：飞回故乡，致谢政府。由于台北
住房政策有变，她不能离台返乡。

沙令祥在颐园重建后未能回如，的确是不幸，不过幸运的
是，解志明保存下她的亲笔信，见证沙家在外人士对家乡深厚
的情谊。

上世纪50年代，在上海历史文献
图书馆，经常能看见一位老人，一丝不
苟地查阅资料，这位老人叫刘垣，他不
辞辛劳，是为了写作《张謇传记》。

刘垣并不是第一位研究张謇的
人。张謇在世时张謇研究即已开始，
陈藻青1911年在《新语林》发表《张
謇》。1926年张謇去世，其独子张孝
若悲痛填膺，耕耘四年、批读四载而
成60余万字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
记》，由于张孝若的特殊身份，以及他
所掌握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和较为公
允的评述和平实的文风，使之成为研
究张謇生平业绩的第一部权威性论
著。

张孝若对刘垣很熟悉，他曾在
《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评价刘垣
“刘先生才识优长，品格最高洁，我父
遇到大事，或疑难之事，得其一言，无
不立决……是我父生平最爱重的一
个人”。

刘垣，字厚生，1873年出生，江苏
武进人，早年在南洋公学任国文教师，
1900年与张謇结识，得到张謇的赏识
和提携，参与了张謇在通海地区事业
的开拓。

刘垣曾先后担任通海垦牧公司股
东、大生纱厂第一次股东会董事、大生
纱厂第二次股东会股东议事会议长。
1913年，张謇出任熊希龄内阁农商总
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刘垣应邀担任
农商次长，并与张謇合著了《棉铁世
界》一书，此书提倡的棉铁主义对此后
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产生了广泛而深刻
的影响。1920年，刘垣积极支持张謇
倡议的中比合作创办航业与贸易公司
的动议并投资。

从1900年与张謇相识，到1926
年张謇去世，张謇所牵头或参与的重
大政治和经营等活动，刘垣大多参与
并充当着重要的角色，并凭借着自己
的努力和勤恳，成为张謇的左膀右臂
和智囊人物。张謇曾用“亮直、敏达、
介特”评价刘垣，意思是指刘垣诚实正
直、敏捷通达、不随流俗。

1949年上海解放，刘垣结束在天
津的寓居生活，于这年12月定居上
海，开始搜集资料，编写一部《怀旧
录》，记录已故亲友的言行及其与当时
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有关的史料。

刘垣最初设想作传记的人选有十
多人，但最终选择张謇作为对象，一方

面是因为考虑到自己年老体衰、时不
我待，不可能去完成十多人传记的任
务；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刘垣跟随张謇
的时间较长，“张謇一生所经历的时间
较长，事实最多，尤其在我国历史上转
变最大而又最早的时代”。

刘垣1950年3月开始动笔，借张
謇传记为线索，记述了张謇在幼年、青
年、中年和老年不同人生阶段的活动，
作者以他的亲历、亲见和亲闻，叙述了
张謇和一些重要人物的活动和言行，
梳理了很多政治事件背后的人物关
系。对张謇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国
际形势、政治背景和社会经济情况也
叙述详尽，这些内容占了全书内容的
十之七八，特别是对晚清民国的政治
局势进行一种大体上的描绘，保存了
很多重要的史料。

在清末民初政局部分，刘垣对
关键事件尤其是“宋教仁被刺案”和

“洪宪帝制”的钩沉非常到位，书中
判定宋案是“洪宪帝制”最最得意之
一幕，而其结果则是“洪宪皇帝”不
可医治的致命创伤，给人耳目一新
的感觉。

刘垣对张謇的评价非常中肯，虽
与张謇交好，但能实事求是、直言相
告、秉笔直书。譬如在第一次世界大
战期间，西方国家无暇东顾，放松了对
中国的经济侵略和产品倾销，大生纱
厂的利润迅速扩大，有一年大生纱厂
给股东分红股息达到百分之五十多，
刘垣给张謇写了一封长信，指明此举
违反了经济学的原则，并拿欧美各国
家资本所给股息和上海、无锡各纱厂
之股息比例进行忠告，必须防范风
险。好景不长，刘垣的预言不幸言中，
1922年后，大生企业连续亏损，出现
了严重的危机，于1925年8月被上海
银团所接管。

刘垣认为张謇有眼光、有魄力，但
不是一个政治家，张謇因纺织而推广
的其他事业之中，以棉垦为最有价
值。刘垣认为张謇的长处在于度量宽
宏、性情豪爽，胸无城府，接人待物，开
诚布公，绝无成见，并且富于为社会服
务的热情，并举了一些事例进行说明，
刘垣的这些观点不无道理。

但是在《张謇传记》中，刘垣对张
謇的有些评价是有失公允的，譬如刘
垣认为“导淮为张謇半生奔走劳而无
功之空想”。很显然，张謇一生围绕

着治理淮河做了大量工作，在通州师
范学校设测绘班培养人才，组织了江
苏省近代第一次大规模的水利测量，
还撰写了《江淮水利施工计画书》。
张謇倡导提议的“导淮”“三分入海，
七分入江”的分疏（水）比例，与新中
国成立后治淮规划中入江入海流量
很接近，奠定了淮河入江水道今天的
格局。今天的河海大学前身南京河
海工程专门学校也是张謇于民国四
年（1915）所建的，是当时的全国第
一所水利学校。

受历史环境影响，《张謇传记》
难免有其局限性，作者的一些观点

难免有失偏颇，但是总的来说，刘垣
作为张謇的重要的助手和许多重大
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他的珍贵感触，
为我们理解清末民初的那个时代和
更多张謇的史实提供了第一手的资
料。况且他以耄耋之高龄，历时八
年，完成《张謇传记》的手稿并付梓出
版，成为继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
传记》后，内地学者关于张謇生平的
一部力作，为后人研究张謇、了解张
謇提供了更多的历史资料，这种对历
史负责的态度和精神，不失为是留给
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作者单位：南通市档案馆）

《张謇传记》影印本书影

1958年7月，南通地委作出“奋
战一冬春，根治九圩港”的战略部署，
11月工程全面开工。南通、如皋、如
东三县10多万民工奔赴九圩工地。
当时只有18岁的我，响应号召，自始
至终参加了九圩港的开挖。

回想60多年前波澜壮阔、轰轰烈
烈的场景，激动的心情难以平静！

那时候，我们刘桥公社第九工区的
好几百个民工开挖的河段是陈桥公社8
大队的朱家祠堂，战线长度30米左
右。早上天还没有放亮，嘹亮的起床号
就吹响了，民工们就纷纷进入工地，为
了赶工期，下雪天照常进行；薄冰天气
照常进行，唯有下大雨才会稍作休整。

从西到东，40多公里的工地上红
旗招展，大喇叭里的歌声、加油鼓劲
声、民工的号子声连成一片、热火朝
天，使人热血沸腾。整个河段上一眼
望不到边的茫茫人海，在河段到两岸
的积土堆之间穿梭，只有这时候，才会
知晓什么叫“人海战术”。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代开河
工地，一台台挖掘机挥舞着机械臂，将
一摞摞泥土倒入运输车内，再徐徐开
走，显得轻松自在、游刃有余。然而，
人工开凿的九圩港却是天壤之别的两
码事。如果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支前
民工用小推车推出来的，那么，九圩港
的开凿则是民工们一块垡头一块垡头
地挖掘出来的！

运土工具

那时施工没有任何机械，劳动工
具仅有扁担、泥络儿、大锹，运送土方
几乎是肩挑。考虑到上层土比较结
实，我们刘桥这一带的民工别出心裁，
试着用“四轮平车”运土，就是在地面

上铺设轨道，铁轨镶嵌在约10厘米见
方的木板上，一段轨道2米长，一段一
段地连接起来，让底部装有滑轮的竹
筐（一个工区好几十个竹筐）在轨道上
人力驱动，轨道两边依次站着一长溜
民工，大家流水线式地将挖出的泥垡
头抛入筐中，将土送到200米以外的
积土堆上，土堆上专门有拉土的人接
应。其实，这仅仅是解决了一时的压
肩之痛，运土效率一般。

中层土因为含水量大了些，河坡
也陡了些，四轮平车无法翻越，就用木
制独轮车推运，积土堆高了，独轮车驱
不上去时，土堆上的人用带钩的绳子
使劲地往上背。独轮车无法行走时，
依然是肩挑。

那时，农村木工几乎都去了九圩
港工地，专门制作和修理四轮平车、独
轮车，这样，做的做、修的修，全力保障
运输工具的正常、连续使用。

底层土因为河坡更陡，且含水量
大，水汪汪的，只能用泥络儿一担一担
地往上挑。特别是挖到深处，从河底
到积土堆运距最短二三百米，落差七
八米，民工从河底挑一百多斤的担子，
爬三四十度的坡，运送到指定地点，需
要费九牛二虎之力。“结龙沟”时，水层
较深，球鞋固然不好穿，胶鞋也派不上
用场，只有赤着脚干！

如东县的民工们，好多是用耕牛
拉运土车的，尽管给耕牛增加了棉籽
饼之类的精细饲料以增强体能，但终
究敌不过长时间超负荷运作，往往是
耕牛来的时候膘肥体壮，工程尚未结
束已是皮包骨头……

民工伙食

属于一等劳动力的青壮年人几乎

都得去开河工地，工程需要的粮草，由
生产队用船只运送。

刚开始的个把月，民工们的基本
口粮按每个民工一天供应1斤12两
（十六两制，相当于现在的1.7斤）的
粮食计划，后来因为供给不上，缩减
到每天1.2斤。早上和晚上在指挥部
吃饭，中午饭是伙食房的人员将饭菜
送到工地，民工们坐在扁担上现场就
餐，只能是麻萝卜汤、大头菜汤、白菜
汤之类的素食，一个多星期才能开一
次荤。所谓开荤，就是从生产队畜牧
场宰一头猪送到工地，一个民工差不
多半斤的样子。高强度的劳动，油水
又十分轻淡，晚上四两粮的饭实在吃
不饱，无奈，民工们在前往工棚睡觉
的路上，从邻近生产队畜牧场种植的
萝卜田里，悄悄地挖几棵，用稻草擦
掉表面的泥土，就津津有味地吃起
来，整个一冬，那大片的萝卜就被挖
得所剩无几了。有的民工觉得肚子
实在“寡”了，偶尔在晚上收工后从工
地步行回家想捞点“外快”。可那个
时候，生产队正是吃食堂的年代，都
是供给制，家人本身就难以填饱肚
子，只有家里人从牙缝里省下点粮，
才能圆一回勉强饱一餐的奢望，豆饼
团、榆树叶团、黄玉米蚕豆叶团、兔儿
草，这些纯粹的猪饲料，在那时却都
成了人们的充饥食品。

民工帐棚

工地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兵团式
作战，团与团、营与营、连与连展开
土方竞赛。从早晨的起床号直到太
阳落山，高强度劳动时间都在10小
时以上，每个工日得完成两三方
土。因为工地距离家乡有 10 多华

里路程，只得住宿在工地的临时帐棚
内，帐棚是用稻草鞔起来的，三四十个
人合住一座，里面悬一盏美孚灯（马
灯），稻草打的地铺，直接铺在地面上
的稻草，经历了一个冬春，便有些霉烂
了。帐棚外放置一只粪桶，用于民工
们夜间排尿。同期去的女民工被安顿
在一座水车篷内，周围用枉帐一围，就
算是居所了。

我听几位参加九圩港工程勘测的
水利员说，开挖九圩港是南通解放后
第一大水利工程。该河原为明隆庆元
年泓沙形成的小港，弯弯曲曲，容蓄量
很小。根治九圩港，实际上是重新开
挖一条规模宏大的河道。西起长江
边，东至如东马塘镇，全长46.62公里，
设计河底宽30—200米，挖深-2.0米，
边坡要达到 1∶3—4，河面最宽处达
300多米，窄处也有100多米，在开挖
河道的同时，还要在九圩港口建40孔
总宽达236.55米的大型水闸，全线建
造数十座跨河桥梁。一个冬春要完成
如此浩大的工程，现在的人难以想象，
简直不可思议。

经过10多万民工长达7个月的浴
血奋战，至1959年6月5日拆坝放水，
九圩港开挖工程如期完工，真是“人心
齐泰山移”啊！

我今年82岁，回过头来想一想，我
们的民工付出的太多、作出的牺牲太大
了、可歌可泣。虽然饱受了困苦和艰
辛，也值得。因为解放前，南通水利基
础条件差，虽滨江临海，但常受洪涝灾
害侵袭。特别是九圩港沿线地区，十年
九灾，不是旱就是涝，遇上大雨，田野里
可撑船；遇到干旱，玉米、大豆大部分枯
死，人们饱受的灾难之苦一言难尽。自
从有了九圩港，我们这一带，可就是旱
涝保丰收啦！


